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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一的女儿回家朝我多要了二十元钱，我知道后，问她为什么要撒谎。因为我一直用真善忍的法理教育孩子，她本不该说谎。她哭着说：“是高一的学生到学校来要钱，不给就打嘴巴。管我要的是最少的，还有要五十元的。”孩子的爸气呼呼说：“这不是勒索么，报警。”我说：“那可不行，这样做你改变不了她们的心，我明天就去找她们，和她们讲道理，告诉她们如何做一个好人，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第二天，我便来到其中一个孩子A的家，见到了她的母亲，她母亲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我说明了来意，她便骂孩子，孩子便说是B让她要的，说她妈得病了，家里没钱，没办法。A的母亲让她把B找来，B羞愧地对我说：姨，我错了，钱我已花了，以后我还你。我说，如果要钱就不上这来了，给派出所打个电话不就完事了吗？姨是学法轮大法修真善忍的，姨不忍心看到你们名声扫地，你们父母把你们培养成人多不容易啊。姨不是来要钱的，是来告诉你们：做人要诚实和善良，遇事要忍让和宽容，要做一个好孩子，答应姨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两个孩子虔诚地说：“姨，您放心吧，我们再也不会做这种事了。”


最后我问她们：“你们生活经济上还有什么困难吗，尽管跟姨说，姨什么都会帮你的。”她们婉言谢绝了。A的母亲非常感动。临别时我对她们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未来会真的美好。◇








马克思支持英国鸦片战争侵略中国


马克思为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辩护。在许多关于世界革命可能性的虚张声势中，马克思赞美鸦片战争把中国投入大混乱状态。他声称英国是在推进中国的文明，通过消灭中国的古老文化，打开中国的门户来迎接国际经济。他甚至赞许地报导，英国的政策造成了中国这么多失业人口，这样中国难民才能被用来在全世界做奴工。


卡尔•马克思在1853年7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无论他们认为是什么社会、宗教、朝代、或国家形态的原因，导致了中国过往十年来的慢性反抗，以及现在聚为一体的强大变革，这个暴动的发生，无疑得益于英国的大炮将一种名叫鸦片的催眠药品强加给中国。在英国的武力面前，满清王朝的权威倒下成为碎片；天朝永恒的迷信破碎了；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野蛮和密封被侵犯了；而开放则达成了，这才有了在加州和澳洲黄金吸引下急速开展的交流活动（指中国奴工被“卖猪仔”到外国采金矿）。与此同时，大英帝国的生命血液---银币，便开始被吸取到英属东印度了。


在当时的英国，主流民众狂热地支持第一次鸦片战争（而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有游行示威反对），作为此等种族主义的反映，马克思为英国强迫中国吸毒一事辩护道：


 “看来，历史要先让这些人民全部染上毒瘾，然后才能让他们从世袭的愚蠢中醒来。”


马克思甚至辩称，中国人有一种对鸦片的爱好： “真的，中国人放弃鸦片，比德国人戒掉烟草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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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访问波兰抵达首都华沙，连续受到两次刑事控告，引起波兰主流媒体的关注，连日来争相报道此事。


《波兰法律报》、《共和报》报道此事，议员安德鲁斯‧祖马（Andrzej Czuma）等，于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四日相继要求有关部门对在中国代表团访问期间无理赶走法轮大法代表之事做出解释。


波兰一著名网站WP.PL于十一月四日发表报道《这位波兰客人是个罪犯》，文中说：“法轮大法成员去议会抗议贾庆林，中国政协主席到波兰访问。他们（在议会里）穿着法轮功的文化衫迎接中国代表团。他们在公告中说，贾庆林要为北京十一年之久的迫害负责。”


WP.PL在十一月三日，也发表了一篇以《种族灭绝被告来到波兰》为题的报道。报道中说，“华沙地区检察官证实：波兰法轮大法协会已在检查院对贾庆林——中国当局的最高级代表之一提起诉讼，贾犯有种族灭绝罪、酷刑罪。要求检查官作出对他的逮捕令，要求考虑把他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驱出波兰领土。华沙的地区检察院发言人莫妮 卡‧莱文岛吾斯卡证实，该诉讼文件已送达到Mokotowska地区检察院，正在进入调查程序。”


波兰第一大报《选举报》于十一月三日，在标题为《犯有群体灭绝罪的波兰客人》的报道中说：一九九九年拥有几千万成员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禁止。从那时起他们遭受劳教和监禁。据说有几千人因遭受酷刑被活活打死。贾庆林推行、策划以及支持这种迫害。检察院接到起诉书，说他犯有群体灭绝罪。二零零七年西班牙受理了控告贾庆林犯有群体灭绝罪的起诉书。


波兰著名网站INTERIA. PL在十一月二日，贾庆林抵达波兰的第一天，发表了以《议会主席邀请被指控群体灭绝罪的中国客人》为标题的报道。报道中说：“逮捕贾庆林－他是群体杀人犯！－中国被迫害的团体代表要求。他们在华沙检察院递交申请书，要求波兰逮捕这个北京政客。”◇

































































◎优秀教师娄嵬明再次被迫害致脑出血


2002年，双鸭山市法轮功学员、优秀教师娄嵬明被双鸭山法院非法重判十年，关押到女子监狱，在非人的迫害下两度出现脑出血症状。


第一次发生在2004年底至2005年上半年期间，在监狱实施的高压恐怖的迫害及高度紧张气氛下，娄嵬明被迫害致脑出血生活不能自理。


恢复后，2007年初女监搞所谓“高压攻坚”转化（即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时，又将娄嵬明从病号监区调至二监区迫害。


2010年9月初，娄嵬明无端遭杀人犯马慧敏长时间谩骂、羞辱（注：被恶警指使迫害），导致娄嵬明再次脑出血。监狱于2010年9月9日下午两点左右用救护车将娄嵬明送到监外医院急救。二监区警察为包庇马慧敏的劣行，在娄嵬明脑出血后，对外放风说娄嵬明高血压造成脑出血。


这种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行为，在哈尔滨女子监狱屡见不鲜，在那里警察怂恿服刑人员殴打、侮辱、谩骂法轮功学员的事件时有发生。2005年，哈尔滨市道外区法轮功学员杜景兰也是在这个监区被迫害致脑出血，经抢救无效，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佳木斯王英霞自述在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


我叫王英霞，佳木斯市人，2007年12月我被同江市公安局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到哈尔滨女子监狱。现在虽然回家几个月了，但是监狱迫害我造成的腰伤还会时常疼痛，眼前经常浮现出我曾遭受的非人折磨和那些仍在承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2008年6月份，我被劫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的当天就被强迫进入九监区转化队。在转化队我被安排到四楼五号屋，这屋“管事”的是整个转化监区的犯人头头（犯人称她道长）赵鉄霞，经济罪犯，无期徒刑。当我进屋后，看到地上放了一个很矮的塑料小板凳，赵鉄霞强迫我坐在小凳上面反省，被我拒绝。包夹（协助转化的犯人）马上凶神恶煞地说：“你以为这是你家呢，来这里的人都得坐。”当时天气很热已接近伏天，我脚上穿的是棉鞋，她们不让我换鞋，让我坐小板凳直到晚上九点钟。第二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后又强迫我坐小凳。连续坐了好几天也不让我换下棉鞋，我的脚上长出了水泡又痛又痒。


狱警指使犯人不断变换花样、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强迫我放弃信仰，达不到目地后，狱警又指使犯人从精神上迫害我，每天包夹都严密监视我的一举一动，鸡蛋里挑骨头对我进行栽赃陷害，然后破口大骂，极尽侮辱之能事。


过几天后狱警看这一招也不好使，她们又从身体上迫害我。强迫我每天坐在小凳上不许动，同时不断加长时间至晚上十点以后。后狱警增派一个包夹迫害我，每天必须坐直，一动不许动，如坐不直，马上就踢我一脚。同时强迫我看污蔑大法的光盘。一个多月后，我的臀部磨破了，腰部僵直不能弯曲、非常疼痛。


狱警们见我还不转化，凶相毕露，指使赵鉄霞把我拉到监控器照不到的地方，对我拳打脚踢。之后赵鉄霞经常找一些借口对我大打出手，我的肩头、胳膊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


我还亲眼目睹其他学员遭受迫害：九监区王队长曾说：“你们法轮功来一百个，玩一百个。”包夹丁霞也曾无耻地说：“法轮功老太太宋吉秀坐小凳时就不敢动。因为我们在她两腿之间夹了一张纸，坐不好纸就会掉下来。”


大庆市法轮功学员张亚芹，六十五岁，包夹们强迫她看污蔑大法的光盘时，张亚芹闭上眼睛不看，包夹们就把辣椒面放在张亚芹的鼻子底下呛她。然后找了一个借口把她关进小号里好几天，反复地折磨她。


法轮功学员杨淑君，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已经被折磨的半身不遂，被强行关到监狱后，每天她被强迫站着，直到下半夜两点钟。这样一直站了三个月，直到杨淑君实在承受不住了。杨淑君入狱近三年了，她们并没有因为她的身体状况而同意保外就医。杨淑君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女子监狱十三监区病号组。◇











《九评》让我如梦初醒


我现任一个省级商业机关下属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因为在中国的大形势下，入党已经成了生存发展的一步，所以我曾在年轻时加入过共青团，后来又被拉入了共产党。


因为一直在政府商业管理部门工作，所以我对这个共产党的腐败也很有了解：干部贪污腐败，为了谋取个人的权力和利益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地做假、行恶、斗争；一个人要生存，做任何事情都要走后门，讲关系，请客送礼。领导者的权力意志可以代替一切章法，表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专骗老百姓。多年来生活在共产党这样的暴政统治之下，我也变得越来越麻木，没有了好坏、善恶的标准，任从它摆布，失去了做人的最基本的善良本性。


《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之后，才让我如梦初醒，意识到退出共产党的邪教组织才是明智的选择！在此我郑重声明退出共产党、共青团以及其他一切共产党的相关组织，从今以后不再与其同流合污，还我清白之身。(吴徽)◇











